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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柳永对词题材内容的开拓

[摘要]北宋前期，绝大多数词家仍继承晚唐五代词体观念，作词、论词以《花间集》为宗，故此期取材仍集中在艳情、闺情、写景、闲愁等传统题材上。柳永作为北宋第一个专力写词的词人，他对词的贡献首先在于大力创作慢词长调，同时还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主要体现在他以俗为美的世俗词、讴歌太平的都市词和行役之悲的羁旅词。这些词作将视线转移到市井青楼，绘写都市风情，抒发羁旅之悲，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人情味。 

[关键字]柳永  世俗词   都市词    羁旅词

柳永是宋代第一位专力写词的词人，现存词200多首。他对词的贡献首先在于大力创制慢词长调，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造成了令词和慢词分擅词坛的盛况，开启了真正的宋词的新天地”。[1]同时，他还开拓了词的题材范围，将视线移向市井青楼，绘写都市风情，抒发羁旅之悲。

柳永独特的创作道路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相关。柳永，字耆卿，初名三变，后改名为永。他出生于一个儒学仕宦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不免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但由于生性浪漫、率真任性而屡试不第。于是，干谒名臣显宦，到外地漫游求官。直至景佑元年方及第，此时已年近五十，可谓“及第已老”。但官场失利的柳永却情场得意。他精通音律，雅爱填词。罗烨《醉翁谈录》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品经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柳永：“为举子是，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他以其风流和才气赢得了众多青楼女子的青睐。也正是由于他长期仕途失意，与社会下层接触甚多，尤其是歌妓，能深刻地了解世俗的生活。但又因传统儒学的影响，他不可能“忍把浮名，换了浅酌低唱”，于是到处干谒漫游，及第后又迁擢无路，宦游漂泊。特殊的生活经历使他的词冲破了晚唐五代士大夫文人词的贵族化的创作倾向，扩大了词的题材内容。

1、 以俗为美的世俗词

俗艳之美为词之本色,然而柳永的俚俗词却倍受訾议,致使本应尊享殊荣的一代词宗被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
科举仕途上的不得意，使得柳永能够放弃世家子弟的优越感，走向市井，走向青楼，从而缩短了与市民、歌妓的心理距离。由于他长期沦落市井，流连坊曲，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市民大众和歌妓的生活、心态相当了解，又常应歌妓们的约请作词，因此，“他一改文人词的创作路数，而迎合、满足市民大众的审美需求，用他们容易理解的语音、易于接受的表现方式，着力表现他们所熟悉的人物、所关注的情事。”[2]柳永为宋代词坛带来了生动活泼的新气象。

由于柳永经常流连坊曲，混迹于歌楼妓馆，他以满腔热情写了一群温柔貌美、技艺高超的歌妓，抒写了对烟花女子的同情，表达了它们渴望从良的愿望。“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木兰花》其一），“酥娘一搦腰肢袅。回雪萦尘皆尽妙”（《木兰花》其四）， “层波潋滟远山横。一笑一倾城。酒容红嫩，歌喉清丽，百媚坐中生”（《少年游》其三）“世间尤物意中人。轻细好腰身”（《少年游》其四）他笔下的女子皆是“一笑一倾城”的“尤物”。同时他还关心同情他们的不幸和痛苦。“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少年游》其五），“岂知秦楼，玉箫声断，前事难重偶。空遗恨，望仙乡，一饷消凝，泪沾襟袖”（《笛家弄》），词人以一种平等的身份同情歌妓们的悲惨遭际。他也常常替她们表达从良的愿望，“万里丹霄，何妨携手同归去。永弃却、烟花伴侣。免教人见妾，朝云暮雨”（《迷仙引》），柳永词真切地表现她们的命运。但柳永这类词中也有些轻浮鄙俗的色情描写，这也是受人诟病的原因。

柳永长期沦落市井，难免受世俗文化影响，把市井人物的情思欲念用生动活泼的俗语俚语表现出来。柳永的艳情相思词，极力抒发了凡夫俗子的生活情趣，展现了普通男女之间那种热烈率放想恋情。传统词作中爱情缺失的深闺女子一般是自怨自艾，逆来顺受，内心的愿望含而不露。柳词中的世俗女子则是大胆而主动地追求爱情，无所顾虑地坦陈心中对平等爱情的渴望。“终日厌厌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音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定风波》），女主人公心直口快，敢爱敢恨，大胆袒露内心的懊恼、悔恨与痴情。此词写得真切坦率，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充满了世俗情味，符合市民大众的审美情趣。

柳词变俗为雅，其中弥漫着一种世俗社会的人情味。严有翼《艺苑雌黄》说道：“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柳词正是以其真率的感情，市俗化的语言和浅近的意境，体现出一种世俗化的生活理想和以俗为美的审美意向，赢得了广大市民阶层的喜爱。

二、讴歌太平的都市词

     都市词指的是直接描写都市风光、都市市民生活与休闲文化、都市的节令风情等的词。

柳永生活在真宗后期与仁宗朝，正值北宋蒸蒸日上之时，政坛和文坛便出现了一片歌功颂德、讴歌太平的气象。柳永也用他的都市词描绘了北宋的富庶繁华，对都市词也有很大的开创意义。
他早年居于汴京，后因科举又在汴京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对京城的繁华富裕的生活有着丰富的体验。“龙凤烛，交光星汉。对咫尺鳌山开羽扇。会乐府两籍神仙，梨园四部弦管。向晓色、都人未散”（《倾杯乐》），咏写的是京城元宵节的热闹繁盛，据说此词曾传入宫廷，人“多称之”。“盈盈丰草踏清。人艳冶，递逢迎。向路傍往往，遗簪坠珥，翠珠纵横”（《木兰花慢》），极力描绘了京城清明节的盛况。“列华灯、千门万户。遍九陌，罗绮香风微度，十里然绛树。鳌山耸、喧天箫鼓”（《迎新春》），词人笔下的帝京是如此富丽堂皇、繁荣昌盛。

科考失利，柳永开始了封建知识分子在所难免的干谒漫游。他曾到过杭州、扬州、苏州、金陵、益州等地，写下了不少描绘这些城市富丽繁华的词作，《望海潮》堪称这类词中的代表作。词从自然形胜和经济繁华两个角度真实地展现了杭州的美景和民众乐事。全词共117个字，却将杭州描绘得如此雄伟壮观、清幽秀美而又富丽繁华。据《鹤林玉露》载“此词流播，金主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另外如“浣花溪畔景如画”（《一寸金》）的成都、“万井千闾富庶”（《瑞鹧鸪》的苏州、“风萧依旧月中闻”（《临江仙》）的扬州等，也同样繁华兴盛，生动展现了北宋社会经济的繁荣昌盛。

三、行役之悲的羁旅词

柳永虽得意于秦楼楚馆，深受下层歌妓、民众的欢迎，却官场失意，四处宦游，因此感叹羁旅行役之悲成为他后期词作的常见主题。与歌咏太平的词作相比这类词作则带有寥廓冷落的凄清色彩。“后期的柳永结束了都市风花雪月的生活，由市井才子回归到文人士大夫的身份，男欢女爱为人生感慨所替代，秦楼楚馆转换为水乡旷野，词人的眼界顿时开阔，词的境界也因之提高。”【3】南宋陈振孙说他“尤工于羁旅行役”，正是基于他一生宦游沉浮、浪迹江湖的切身感受。

在柳永的羁旅词中常用秋景作为词境的主要组成部分，“一方面继承了古代抒情文学的悲秋传统，一方面又以其独特的情感内涵赋予了这一传统以新的生命力”。【4】如《倾怀》上片写秋季赴任途中凄凉的景色，下片抒写途中的惆怅之感，表达了刻骨铭心的家园之思和孤寂凄凉之意。《雨霖铃》则以秋景为衬托，抒写了与情人难以割舍的离愁别恨。而他那首最长的《戚氏》中，词人以宋玉自比。唱起了悲秋之曲。“晚秋天”面对微雨、疏菊、败叶、残烟、黯云、夕阳、陇水、寒蝉、衰草等衰败悲凉的景物，不免心生落寞、悲凉之意。而秋天的暮景则更富于悲剧色彩，如“远岸收残雨，雨残稍觉江天暮”（《安公子》），“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八声甘州》），“渡口，向晚，乘瘦马，陟平冈。西郊又送秋光。对暮山横翠、衬残叶飘黄”（《临江仙引》）等，这夕阳西沉、鸟雀归巢的暮色，使人产生一种深重的伤逝之感。

词人还惯用“残雨”、“残阳”、“孤村”、“孤烟”、“断梗”、“断桥”、“霜天”、“皓月”、“绛河”、“寒蝉”、“归鸿”、“胡笳”等意象，渲染身世飘零的孤寂凄凉之感，真可谓“无时不叹逝，无处不感伤，无物不飘零，无事不凄惶，这便是柳永羁旅行役词及其独特的情意内涵所赖以产生和形成的悲剧性的现实环境”。【4】总之词人的这类悲秋的羁旅词，把一个潦倒的知识分子感慨不平之气与人生的失落感、孤独感，同刻骨铭心的相思怨别结合起来，大大开拓了宋词的天地。比起描写都市的词来，思想成就要有所提高，影响也更大，“后来不少词人，都在自己的羁游词中，抒发了吊古伤今之思，以及感怀身世之情，这恐怕都与柳词的影响是分不开的。”【1】
结束语:柳词突破了西蜀南唐词多为娱宾遣兴、流连光景之作的限制，将词从贵族的歌筵舞席引向瓦肆勾栏、山程水驿，表现世俗人的生活、情感及命运。柳词在词从雅趋俗，甚至在中国文学由贵族化而趋向平民化的历史进程中都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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